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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人民教师，自从走上教室三尺
小讲台的那天起，你就把自己的人
生交给了教书育人的大舞台。无论
春夏秋冬，风霜雪雨，你用生命的
激情点燃学生们求知的欲望。讲台
是寂寞的,也是幸福的。讲台上留下
你辛勤的劳动，也留下你灿烂的笑
容。讲台上，你对学生倾注了全部
的爱心，也让你的生命有了山峰般
挺拔的高度。

一块写满育人知识的黑板，是
你耕耘的责任田。你辛勤播下的每
一粒种子，都会在沃土里生根、开
花、结果。你在黑板上写字时，留
下潇洒的唰唰声，也留下你对学生
们未来的憧憬。黑板前，有你认真
讲课滴淌的汗水，有你批改作业忙
碌的身影。春种秋收的耕耘，你让
你的学生放飞梦想，收获学海果实
累硕的喜悦。

你手中的粉笔，诠释着你的形
象，没有美丽的花纹，也没有夺目
的光彩，一身洁白无瑕，始终表里
如一，哪怕落得粉身粹骨，也从没
丝毫怨言，洋洋洒洒地在岁月中留
下痕迹。你手中的粉笔，一笔一划
苍劲有力，让一草一花吐露清香，
为每颗幼小的心灵充满智慧和希
望。你的书写，是一次次的思想交
流，一遍遍的理想碰撞。岁月磨去
了无悔青春，而你永远留下的，是
人世间最美丽的语言。

你手中一根普通的教鞭，总是
以优美的姿势，挥舞在讲堂上，挥
成一条直线，像一缕阳光洒向一片
求知的海洋；舞出一条弧线，像一
道天空霓虹架起学涯的彩桥。你是
知识的引领者，不讲条件，不摆功
劳，与课堂不离不弃；你用智慧指
点日月星辰，指亮了一片朗朗的读
书声，你用爱心指点知识迷津，指
亮了莘莘学子们的光明前程。

掀开每一页课时计划，字里行
间凝结着你的勤劳；翻阅每一节课
堂设计，教学方案倾注了你的心
血。一篇布局整齐的文字，记录着
你的教学细心，一幅几何图形的画
制，描绘出你的思维缜密，就连标
点符号和每一段落都是如此规范划
一，干净而整洁的教案里写出教研
一片新天地；打开一本厚厚的教
案，就像打开丰富的知识宝库。

因为你是人类伟大的灵魂工程
师，从古至今倍受世人敬仰和尊
重。每个行业都离不开知识，每个
领域都离不开人才。尊师重教，就
有了每年9月10日国家法定的神圣
节日---教师节。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也，你不仅教会了孩子们如何
求知，而且还教会了下一代怎样做
人，孜孜不倦地育人，默默无闻地
奉献，你永远都以“俯首甘为孺子
牛”的精神，无怨无悔地践行着为
人民的教育事业奋斗的铮铮誓言。

●宋伯航

致教师节
尽管已用了多年智能手机，但，

由于一直没有微信，因而一些同事、
同学说我“老土”，不会“与时俱进”，
我完全认可。四年前，因单位建立一个
微信工作群，要求每个职工都要加入，
于是，一位同事帮我注册了一个微信
号。这样，我才开始与微信接触。有了
微信后，微友队伍从无到有，不断壮
大，很快，便像燎原的“星星之火”，
由起初的数十人，猛增到一百多人，到
如今，已扩充到了三百多人。队伍如此
庞大，确实始料不及。

自从有了微信，我深深体会到，
微信，作为一种早已被大众广泛使用
的新型社交软件，的确给人们的工
作 和 生 活 带 来 了 诸 多 便 利 ， 不 过 ，
凡 事 都 有 利 也 有 弊 ， 微 信 也 一 样 。
一 段 时 间 后 ， 因 微 信 而 引 发 的 郁
闷、烦恼，不请自来，尤其是朋友
圈，稍不小心，就会发生误会，惹
出是非，招致不快。

有人说，微信世界也是一个江
湖，而朋友圈则是江湖的中心，幽深
莫测，鱼龙混杂。我深以为然。在这
个江湖中心，往往无意中得罪了他
人，自己却仍像蒙在鼓里一样，一无
所知。

我生性喜欢宁静，不太爱凑热
闹。或许是新鲜感使然，有了微信
后，也经常在空闲时进入朋友圈，分

享微友们发布的各类文章、视频与图
片，但，自己却从未发布过一条信
息。不过，对一些微友转发的文章，
我还是给予了点赞或评论。虽然自己
不太主动，但也还不完全算是一名潜
水的看客或吃瓜群众。然而，后来接
二连三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最
终让我开始疏远朋友圈，到现在，已
彻底不看朋友圈了。

有那么几个微友，总喜欢在朋友圈
发布家事，甚至将红白喜事都晒出来，
比如父亲生日或母亲过世，等等。如果
隔两三天才进一次朋友圈，那就很难看
到这些信息，即便“爬楼”上去看到了，
那也成了“明日黄花”，要想表示祝福或
悼念，已然为时过晚。

一位昔日关系不错的老同事，在我
调离原单位多年后，仍与我保持着联
系，每逢过时过节，彼此都会发送短信
祝福，但不久前在街上不期而遇发生的
一幕，却令我十分尴尬。

那天，我刚从一辆公交车下来，
准备换乘另一路车；在停靠点，我忽
然看见了这位老同事，连忙走过去打
招呼，同时伸出了右手，没想到，他
竟无动于衷，甚至有意回避，只是鼻
子里“嗯”了一声，就没了下文。本
想多聊几句，问问近况，但见到他这
个样子，我也只好作罢。好在换乘的
公交车很快就到了，这个难堪的局面

才得以结束。上车前，我还是跟他道
了一声“再见”，他却当作没听见，低
着头看手机。我纳闷极了，怎么也想
不通，他为什么突然不理睬我了？不
久，另一位老同事告诉了答案：他在
微信上发布了其父不幸去世的消息，
却没有看到我表示哀悼和安慰。我恍
然大悟，原来如此！只怪自己那几天
事多，没进朋友圈，不然，哪会出现
这种事情？原本是个误会，但，以他
的性格，估计再怎么解释，也没用
了。这位曾经的老同事，就算被我得
罪了。

还有一位多年前相熟的文友，平
时最喜欢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大作，
每发一篇，都请求微友点赞、评论，
且经常要求微友为其大作参加某家杂
志或公众号征文比赛投票。他这种做
法，其实很不明智，非常过分。偶然为
之，尚能接受，但若长期如此，那就让人
反感、难以接受了。我曾多次给予配
合、支持，但，时间长了，也厌倦了；于
是，点赞少了，也不再帮他投票了。后
来，听其他文友说，因为我的支持力度
大大减弱，他对我很有意见。我听后，
感觉很不舒服，觉得他太过于计较，
太强人所难。我倒希望他立马把我拉
黑。尽管从此少了一个朋友，但也省
了不少麻烦，应该不算是一件坏事。

没想到，微信里的朋友圈，也是
个是非之地。看来，要想不得罪微友，
最好也是最笨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
是——不看朋友圈。用不着声明，也
不必解释，微友们爱怎
么想就怎么想吧。

我为自己做出的
这 个 决 断 ， 举 双 手
赞成！

●卢兆盛

“ 朋 友 圈”

2019年12月18日，泉州市赵守林
先生寄给安庆市赵朴初故居一套十卷
本《弘一大师全集》，由泉州市百岁高龄
的陈珍珍先生捐赠馆藏。该书由海峡
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弘一大师是我国新文化启蒙时期杰出
的艺术大师，近代著名的律宗高僧，他
创作的歌曲《送别》广为流传。阅读《弘
一大师全集》，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弘
一大师的人格形象，同时也了解到赵朴
初与弘一大师之间的过往因缘。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又名李
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
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
筒。曾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
一同从学于蔡元培。1912 年加入“南
社”，被聘为《太平洋报》主笔，并编
辑广告及文艺副刊，与柳亚子创办文
美会，主编《文美杂志》。1914年加入
西泠印社，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
有往来。1918 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入
虎跑定慧寺，拜了悟和尚为师出家，
取名演音，号弘一。1942 年九月初四
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
室。李叔同是著名音乐、美术教育
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
剧的开拓者之一；他是中国传统文化
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是中
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
僧，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艺术大
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
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
均有不凡成就。赵朴初先生评价弘一

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
轮圆月耀天心。”

弘一和赵朴初是近现代中国佛教
史上最著名的两位书法大师。弘一大
师“二十文章惊海内”，赵朴初被尊推为
二十世纪书法界的“百年巨匠”。弘一
大师的书法早期脱胎魏碑，笔势开张，
逸宕灵动。后期则自成一体，冲淡朴
野，温婉清拔。特别是出家后的作品，
更充满了超凡的宁静和云鹤般的淡
远。赵朴初在纪念弘一大师圆寂五十
周年时，这样评价弘一大师书法：“弘一
书法是大师自己的造化，那是大师熔铸
各家后以心血书就的精神瑰宝。”；“人
不超脱，名利缠身，出手如何超凡脱
俗？想看弘一大师的书法，必须自己先
脱俗气。”“戒浮躁，可参虚静；除俗媚，
可得淳清”。弘一大师的书法极有艺术
特色：“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
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都曾向弘一法师
求其墨宝，以得之为幸。

弘一大师和赵朴初同为佛学大
师，但“文字立禅，翰墨结缘”。赵朴
初曾担任过北京书学研究会的会长、
中国书法家协会首届副主席、西泠印
社第五任社长，为社会留下了难以计
数的墨宝。他告诫书艺青年：“艺者
必须德艺双修，不单道德来自修行，
灵慧亦缘自修行。”“弘扬文化，广结
诗书善缘，因果不爽，俱得智慧花
果。”“善就是美好善良。万般归善，
世间方有和平安宁。诗书作筏，弘法
度生，最多方便。习书写字，俱是因

缘。” 因此，朴老以诗书墨迹广结
天下善缘，毕其一生。他的书法艺术
溶进了他的慈爱心血。不仅世界友人
向他索求亲笔题词、题字，国内的许
多报刊和重大文化建筑亦有他的题
名、题联或赠言。

两位书法大师与西泠印社也有共
同的因缘。弘一大师的篆刻可谓独树
一帜。他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兼攻
浙派。35 岁那年入“西泠印社”。39
岁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前，将平生
篆刻作品和藏印赠与“西泠印社”。
该社为之筑“印冢”并立碑以记其
事。弘一与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吴昌
硕也是常有切磋交流，赵朴初是西泠
印社的第五任社长，西泠印社成为两
位大师因缘交集的善果。

赵朴初曾为《弘一大师全集》三次撰
写序言。1981 年 6 月，赵朴初为文物出
版 社 出 版 的《弘 一 法 师》 撰 写 《弁
言》。1987年，赵朴初为华夏出版社出
版的《弘一大师遗墨》 撰写序言 《翰
墨因缘》。1988 年赵朴初为福建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 《弘一大师全集》 作
序 ： 弘 一 大 师 圆 寂 ， 迄 今 已 40 余
载。大师精持梵行，严净毗尼，著述
等身，中外敬仰……
大师披剃前，虽于艺
术无所不精，然出家
后即尽弃去，专心弘
扬 律 学 ， 扶 弱 救 弊 ，
砥 柱 法 门 ， 悲 愿 宏
深，业绩昭垂……

●金忠阳

赵朴初与弘一大师的文墨交往
——兼谈《弘一大师全集》

大观 渔歌

摄影 汤青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记忆的
长河中，故乡的水碾犹如一朵浪花
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

在故乡那苍翠与嫩绿交织的田
野上，有一条小河一年四季碧水长
流，潺潺欢唱……小河的上游有一
间茅草盖顶、黄泥筑墙的小屋，那
便是供故乡人碾压谷物的碾房。清
澈明亮的河水从水碾下面欢快地流
过，年复一年地冲撞击打着染满青
苔的轮盘，轮盘吱吱呀呀地滚动，
似乎在用最沉着的语言复述着古老
悠远的故事。那雄浑有力的声音拥
抱了我整个的童年。当年，我常常
跟随着大人们来到碾房，伫立在碾
房的跟前，目睹碾轮转动，石纹
青青，吱呀作响；耳闻流水，嘈
嘈切切，内心常感受一种莫名的
震颤……

走出碾房，四周清新幽静而又
似 水 彩 画 般 的 稻 田 或 空 闲 水 田
里，羽毛洁白，双腿细长的鸳鸯
正在从容不迫地、姿态悠闲优雅
地捕食小鱼苗；偶尔还会有一两
只松鼠偷偷地跑到河边饮水，机
灵的小眼睛张惶四顾，嘴角翘起那
可爱的胡须……

夜晚，荧荧如豆的灯光在不停
地闪动，和那夜空中清冷的星星遥
遥相映……这时，那碾声就越发清
晰响亮，回响在水与田之间，树与
草之间，天空与大地之间。往往是
岁暮隆冬时节，守碾人在冻指裂肤
的寒冷里像一尊石雕，拿出他备用
的凿子和铁锤，在转了一年半载的
石碾上凿出一些新的纹路。石屑在
凿子尖上闪着火花飞跳……继而，
田野上便又飘荡着清越的音响，很
长很脆的一声接着一声……

过完古老而又传统的新年，家
乡的人们重新开始劳作的时候，碾
房里也就重新流出了悠长清亮而又
好听的歌。

如今，家乡的人们早已不再用
水碾了，那古老的水碾就像一位完
成了使命，却又带着一身疲累功成
身退的将士一样，默默无闻地退到
了那不会再引起人们注意的角落。
是的，家乡的水碾已进入了历史，
并将会成为古老的文物，然而，我
却依然怀念着故乡惦眷着它……

野蔷薇

春和景明的日子里，在故乡的
原野上，在那些高高的岭脊和崖
畔，你总会发现一簇簇米白、淡
黄、粉红的小花骨朵，这些个在贫
脊的土地上执着地绽放着的花儿，
就是野蔷薇。

顽童年少时代，夏日雨过天晴
的当儿，每每到野外的林地里捡地
衣、拾蘑菇、掏野菜……放眼望
去，溪头、路边那一片又一片枝叶
相依，花园锦簇的野蔷薇，恍如五
彩的云霞飘落了枝头上了呐。若是
渴了饥了，便会采折些野蔷薇的嫩
苔儿，撕去外面青里泛红表皮，用
那甜嫩的苔儿止渴充饥……每次返
回的路上，我和同伴们的手里，便
少不了有一束两束娇艳艳、水灵灵
的野蔷薇哩……

及至后来，在教科书上，我才
知道野蔷薇原是与玫瑰、月季等属
同科植物，乍一看去，宛若挛生的
兄弟姐妹，常人是难以将她们分开
的。但是，玫瑰与月季往往被人或
置于花坛园圃悉心待弄，或供于阳
台精修细剪，俨然受到千般宠万般
爱的闺秀千金，可野蔷薇哩，犹如
史前流落民间的俏女子，在面朝黄
土背朝于的生活中，渐渐变得蓬首
垢面，形销骨立。从此，再没人为
她呤诗作画了。

然而，故乡的野蔷薇从没因此
而心灰意冷，自暴自弃，自惭形
秽。相反，她们更加深深地植根于
故乡贫瘠的土地，紧紧偎依在大地
母亲的怀抱，不卑不亢，笑对春风
……越是在贫瘠的处所，越是在艰
窘的环境，野蔷薇越是吐绽得如诗
如画、如痴如醉、如火如荼！她们
会让你在空旷的原野上，眼睛为之
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据说在西方的许多国家里，人
们用来表示爱情表达爱意的，不是
华美的玫瑰，也不是俏丽的月季，
而是根植泥土、热恋生活、不畏艰
辛、蓬勃盎然的野蔷薇！也许，把
野蔷薇与爱情联系在一起，正是在
她身上寄予了爱情的富贵不淫，贫
贱不移、忠贞不渝与持久永恒吧。

这便是故乡的野蔷薇，与故乡
父老血脉相连、心性相通、世代相
守、生生不息的野蔷薇……

(外一篇)●田荣

水碾声声

一到假期，我便住在老家肖家
弄。闲暇之余，我往往不自觉地朝
枫树的方向走去。

一段水泥路，转石子路，绕过
墙角，飞入眼帘的便是枫树。远远
望去，枫树像一把偌大的芭蕉扇，
近乎圆形的扇面被黑矮的扇骨支撑
着。在夕阳的映照下，粗黑的枝条
虬龙般任意舒展。知了在树上演唱
得正酣，激昂的大合唱就像开满一
树热烈的花朵，花苞笑着闹着。一
阵风吹来，枫树便醉意起来。

走近一些，枫树底下是一块长
条状的池塘。小的时候，天还蒙蒙
亮，池塘边就传来木槌敲打青石板
的声音。敲完一阵，又传来衣服拨
水的声音。几回拨弄过后，纤手便
从碧水里抽出丝绸。我还钻进池塘
里，用绳子将竹竿交叉绑定，圈定
一块水域，养肥猪菜喂猪。我还将
丝网歪歪扭扭地沉入水中，等待翘
嘴、餐条、旁皮等小鱼上网。如
今，池塘淤塞严重，长满了菱角
禾、蒿禾及其它水草。水，呈一种
苍老的黄色。来洗衣服的人不知何
时少了。

枫 树 的 枝 叶 笔 直 照 在 塘 面
上。那些能时时观照自己的人，
活得该不会糊涂。如此，枫树可
算是一位哲人，一位默默与乡村
厮守的哲人。

来到树底下，粗壮的树身需三
个成人才能抱住。黑色而僵硬的纹
理，大理石般清晰。一块块墨黑色
的树皮，保持细微间距，彼此默契
地列队站立着。一层层青苔，已掩

盖光阴的流转和四季的更替。
从树下抬头仰望，枝叶间漏下

柔和的光，仿佛有千万双眼偷偷注
视着你。每一双眼背后，是站立的
天空，是深邃和邈远。我伫立凝
神，想窥探枫树的内心，见公公在
草垛边扎柴，便走了过去。

我问公公：“您可知道枫树的
记忆？”

公公说：“这颗枫树有几百年
了，也不晓得到底什么时候在那
里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它就那么大。我今年七十了，它
依旧那么大。它到底有多大，没
有人清楚。”

枫树身上，有一个传说，我小
时候听奶奶说过。很久以前，有个
人从外面回来，说枫树生在青龙
嘴，树根变成了龙须，日夜不停地
长。最后，长到彭泽一户人家的灶
房去了。那户人家也不伤它，由于
正好长在灶门口附近，便把它当烧
火凳用。

我望着枫树，望向最深处。曾
经的那颗鸟窝，似乎还在。儿时
的我，爬树摸鸟，拿长竹竿捅鸟
窝。每到枫树下，只能眼巴巴望
着黑老鸹在泥巴窠里露出一截黑
尾巴。最后，拔几根树皮间嵌着
的黑牛毛作罢。

枫树下，往往系着水牛。
公公说：“以前，也有小伙子

用梯子爬上去摸八哥。现在，八哥
少些。现在，管它什么都少些。”

少了的，还有什么？
我望向枫树。

●肖丁丁

肖 家 弄 的 枫 树

很久没听到这样的吆喝声了：“磨剪
子来——抢菜刀——”那天在小区，猛可
里听到这样一声吆喝，感到分外亲切。

小时候在乡下，我们经常听到“磨剪子
来——抢菜刀——”的吆喝声。一听到这
样的吆喝声，我们就跑到门口去，嘿嘿你看
咯，大路上走来人，那人穿着灰不拉叽的衣
服，腰里胡乱缠一根黑布带，灰色棉袄像是
掉了几粒扣子，胸口那儿半敞着。他戴一
顶狗皮帽，狗皮帽耳一边耷拉着，一边巴着
帽子，耷拉的帽耳高高吊在额头上，随着那
人的脚步一走一颠，帽耳也一抖一颠的。

来人肩头扛一条板凳，板凳一头嵌着
磨刀石，一头放个小水桶，偶尔，那人的脚
在地上一颠，水桶里便溅出几滴水来。

听听，那人又吆喝开了：“磨剪子来——
抢，菜，刀——”像唱歌一般，很有韵律。

隔壁的伯妈喊开了：“那位师傅，我
这里有几把剪刀，请你帮忙磨一下！”

“好勒，就来啦！”磨剪子的师傅很快

来到伯妈家，他放下板凳，接过伯妈递过
来的剪子看了看，马上放到磨刀石上去
磨，磨刀石上立刻发出“嚓——哧——嚓
——哧——”的声音，那“嚓”是把剪子往
前推时发出的声音，那“哧”是剪子从磨
刀石上收回来时的声音。

我们这些小孩并不稀罕师傅磨剪子，
觉得磨剪子没什么技术含量，只对他抢菜
刀感兴趣。师傅抢菜刀有专门的工具，那
是一把丁字型小铲子，我们很奇怪，丁字
形铲子怎么那样厉害，能在菜刀上戳起一
层层铁皮，被铲子戳过的地方，闪耀着亮
晃晃的白光。师傅戳过菜刀两面的刃部，
又把菜刀放到磨刀石上去磨，“嚓——哧
——嚓——哧—— 嚓——哧——嚓
——哧——”不一会，就把菜刀磨快了。

伯妈问：“您真的把刀磨快了吗？”
抢菜刀的师傅也不搭言，一声不响

地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放到刀口上一
吹：“呼——”就见那根头发断成了两截。

伯妈说：“好好好，我信了，喏，钱。”
师傅接过钱，向四周一看，是在看还

有没有人要抢菜刀吧，或许是对伯妈的
赞扬踌躇满志，只见师傅把板凳往肩上
一甩，伸手正了正狗皮帽，扯开喉咙吆喝
一声：“磨剪子来——抢菜刀——”一边
吆喝，一边大踏步地朝前走去。

等抢菜刀的师傅一走，我们一群小
调皮立刻每人肩上扛一条长板凳，走到
大路上去，学着抢菜刀师傅的腔调，几条
鸭公嗓子扯起喉咙了喊：“磨剪子来——
抢菜刀——”那些尚未加入到我们队伍
的小调皮，便学着大人的腔调喊：“呃
——那位师傅——我要抢菜刀——”

“喂——师傅，我要磨剪子——”
喊过之后，几个小调皮随即跑过来，

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一群小不拉叽的孩
子狂热地边行边喊，把许多婆婆妈妈都
喊出门外，她们以为真的来了一群抢菜
刀的师傅呢。

●胡祖义

磨 剪 子 的 师 傅


